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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介国

我的欢乐，我的忧伤
七月的麦地一片金黄
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故乡

麦香醉满了田间
麦浪摇醒了村庄
我的乡亲
又一次收获了希望

远去的镰刀
始终无法与记忆分离
麦子归仓
就把它磨得铮亮

麦子熟了
在阳光下火热的舞蹈
多想匍匐在它们的脚下
重拾梦想

麦收季节

那时的麦田
套种着玉米或高粱
像一对儿女
孕育着农人的希望

七月的大地
一片金色海洋
饱满的麦粒
急迫分娩归仓

早起的农人
手握镰刀
零散的村落
飘满丰收的麦香

无情的阳光
堆叠在农人的背上
每一刀下去
却都是开心的模样

打谷场上
麦粒尘土飞扬
男女老少
脸上幸福荡漾……

瓦片上的故乡
□董国宾

这个故事不是虚构
就像一片叶子悬挂眼前
你不去想
它就是叶子

这片闪亮的叶子挂在一棵好
大的树上

叶子随风飘游 似小舟
无尽头的路上
丢不掉的魂就是瓦片上的故乡

这虚构不出来的故事深处
一张张瓦片 犹如弯月亮
在童话里发芽
在期待中生长

故乡老屋安静地躺在土梁上
雪雨横飞是从容
风霜走过是安详
夕阳映照是脸庞

瓦片上的故乡住着旧时光
跋山涉水远行的人 一路飞

奔思念
屋檐下
母亲将惜爱缝进衣裳

一道道瓦楞 张望星空
斑驳的土墙 衣兜装满月光
檐沟间小草 摇晃老不掉的

岁月
绕梁燕子 年年衔来春天的

歌唱

瓦片上的故乡
田埂上长满希望
村口的荷塘
大口吐着荷香

黝黑的泥土
始终没有感伤
远行的脚步
总也走不出瓦片上的故乡

叶
□博尔姬塔娜

黄叶的小盅挂满珠串
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冷雨如低诉
回望来处

叶啊叶
四月里痛饮甘露
七月里浓荫满覆
九月早生华发
十一月
开始记认归路

十一月的女儿
手指冰冷
每至午夜
便以暗沉沉的夜色为食
期待
星为脏腑
月为精神

只是
黄叶沉重
天路布满雨雾

麦子熟了（外一首）

□安宁

在所有的鸟叫声里，我最喜欢布
谷鸟的声音。那能穿越无数个村庄
的“布谷布谷”的歌唱，好像来自永远
无人能够抵达的茂密的森林，那里道
路险峻，野兽出没，群鸟翱翔。它们是
大地上的精灵，只需一声辽远的呼唤，
就将万物瞬间推进热烈的夏天。村庄
里对农事再愚钝的人，听见布谷鸟从
大地深处穿越而来的叫声，都会下意
识地抬头，看看云蒸霞蔚的天空，自
言自语地说一句：麦收就要到了。

但我不关心麦收，那是大人们的
事。我只想寻找一只布谷鸟。它的
叫声让我在春天里觉得忧伤。它究
竟在呼唤什么呢？一声一声，那么执
拗。好像它生在这个世间的所有使
命，就是为了追寻一些什么。

大路的两边，是粗壮的杨树，也
不知是什么年月种下的，一棵紧挨着
一棵，枝叶相触在云里，形成两堵绿
色的墙，风吹过来，墙便涌动起来，发
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有千万只手，
抚过静寂的江河。如果我变成一条
小小的蚯蚓，一头扎进大地的深处，
一定还可以看到这两排高大挺拔的
杨树，它们遒劲有力的根，正热烈缠
绕在一起，用力地从泥土里吸取着浓
郁的汁液。这是地下暗涌的河流，沉
默无声，却又浩浩荡荡。而在更高的
风起云涌的地方，正有布谷鸟苍凉的
鸣叫，从巨大的虚空中，一声声传来。

我发誓要找到那一只布谷鸟，问
问它究竟来自何处？为何每年的春
天，都要飞到我们的村庄，站在我从来
都追寻不到的地方，悲伤地鸣叫，好像
它曾经在这里，丢掉了自己的魂灵。

我于是一直一直走，穿越疯狂拔
节的无边无际的麦田。最后，我走到
了与邻村交界的河边。那条河叫沙
河，每年的秋冬时节，它都会枯萎断
流，裸露出河床，于是惨白的太阳下，
遍地都是孤寂的沙子。我不知沙河
从哪里来，又最终抵达何处。反正很
久很久以前，它就环绕住了村庄，成
为所有小孩子，捡来的地方。

我问母亲，娘，我从哪儿来？
从沙河里捡来的。母亲顶着满

头的豆秸碎屑，漫不经心地回复我。
弟弟也问，那么我呢？
当然也是从沙河里捡来的。母

亲拍打拍打围裙上的白面，随口应付
弟弟。

姐姐朝锅底下撒了一把棉花秸，
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她已经 16
岁了，不懂得死，却朦胧地知道了
生。她从骨子里瞧不起我和弟弟，就
像我从骨子里，对一字不识的弟弟，
也充满了鄙夷。

此刻，我站在沙河边，看到水正
欢快地从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奔来。
这是春天，大地早已解冻，河水在阳
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那里一定漂
浮着晶莹的冰粒，从冬天历经漫长的
跋涉，依然没有融化的冰粒。因为当
我蹲下身去，将手浸入河中，我立刻
感觉到沁骨的凉。那是来自源头的
凉。我想如果我能一直逆河流而上，
一定可以寻到一个杳无人烟的地
方。在那里，村庄停止了脚步，炊烟
灭绝了印记，一切声音都消失不见。
无边的河流，正从神秘的山谷里喷涌
而出。而在山谷的上空，我会看到那
只穿越无数的时空，最终抵达我们村
庄的布谷鸟。

可是，我却停在邻村的对岸，再
也没有向前。

那时，黄昏已经降临，田野里吃
草的牛，正哞哞地呼唤着孩子，跟它
一起回家。村庄被夕阳环拥着，宛若
襁褓中天真微笑的婴儿，向着世界袒
露毫无保留的纯真与赤诚。邻村的
街巷上，女人们正在穿梭来往，寻找
着一天没有着家的儿子。一群鸭子
拍打着湿漉漉的翅膀，排队走上岸
边。河水缓慢下来，大约奔波了一
天，它们也觉得累了，需要安静地休
息一晚，才能在黎明的微光中，继续
奔腾向前。

而那只鸣叫了一天的布谷鸟，始
终没有出现。

麦收正在逼近。布谷鸟的叫声，
也愈发地响亮、频繁，似乎它们就近
在咫尺。那叫声催得人心慌，至少让
大人们着急起来，好像一场大战即将

来临。只有弟弟这样毫无用处又让
大人们觉得碍事的小孩子，才会有闲
情逸致，每天在乡间小路上四处摇
晃。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使用弹弓，
看到眼前飞过一只苍蝇，会气定神闲
地掏出石子，迅速断其性命。他那把
弹弓，究竟打死过多少飞虫、青蛙、麻
雀，我并不清楚，但从他看到麻雀时，
贪婪地咽下口水的细微动作上，我却
知道，他已经迷恋上了这种游戏。

我忽然间有些恐慌，在一声声激
荡着鼓膜的“布谷——布谷——”的
叫声里。我怀疑我还没有来得及见
到那只神秘的布谷鸟，弟弟就将其残
忍地射杀在旷野之中。

到底有多少只布谷鸟，在村庄里
啼叫呢？我数不清。但我总是固执
地认为，所有的叫声，都来自同一只
布谷鸟。每年的春天，它都从遥远的
南方，飞越几千里，抵达我们的村庄，
只为催熟铺天盖地的麦浪。而一旦
使命完成，它就消失不见。没有人知
道它们去往何处，就像无人知晓它们
来自何方。它们从不像麻雀或者屋
檐下的燕子，喜欢扎堆生活。它们总
是孤独的一只，在广袤的平原上，在
无人注意的高高的大树上，发出悲凉
的鸣叫。

只是，它们提醒着日渐丰腴成熟
的大地，提醒着人类对于五谷丰登生
活的向往，却始终与人保持着距离。
似乎，传说中生而为人的布谷鸟，在
受尽了人间的苦痛之后，再不肯信任
人类，于是用高高飞翔的姿态，保持
着对这片曾经眷恋的土地，若即若离
的忧伤注视。

可是，人类并不因此而放过它
们。很显然，弟弟与他的同伴，在布
谷鸟可以穿透一切尘埃的啼叫声中，
忽然生出了好奇，想要知道这样一种
鸟，究竟与麻雀、燕子或者鸽子，有什
么不同。于是他们掉转了弹弓的矛
头，在日头盛烈的正午，大人们都昏
沉睡下的时候，满怀着无处发泄的热
情，开始了寻找一只布谷鸟的旅程。

而我，坐在偶尔有一两声蝉鸣的
庭院里，侧耳倾听着从太阳升起的地
方，传来的布谷鸟的鸣叫，忽然生出
强烈的预感，早晚，它们中都会有一
只，惨死在弟弟和他的同伴的弹弓之
下。

这让我觉得绝望。在这个村庄
里，难道只有我认为，布谷鸟的叫声，
是来自生命深处，来自大地深处，来
自我永远不会抵达的神秘的山林深
处吗？难道所有人只埋头于对田地

的耕种与收割，而丝毫不关心一只鸟
来自于何方，栖息于何处，又老死在
哪一个角落吗？难道它们不是属于
村庄的一个部分，不是抚慰了春种秋
收所有人间烦恼的精灵吗？

整个村庄都在烈日下沉沉睡着，
没有人听到我的心，正不安地跳动。
在村人正午短暂的睡梦之中，就连唤
醒大地的布谷鸟的声音，也无法进入。

弟弟是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溜出
家门的。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幽灵一
样消失在南墙根下。一只猫不知是
不是做了一个噩梦，忽然从陈年的麦
秸垛上，跳了下来，但很快它又神秘
地消失掉了。院子重新陷入安静之
中，可以听到一只蚂蚁屏着呼吸，踩
过一片树叶的声音。一只麻雀，啪嗒
一声将“天屎”遗落人间。父亲在房
间里，翻了一下身，嘟囔一句什么，又
打着呼噜睡去。我回身进屋，躺在凉
椅上，看着房梁下两只眯眼睡去的燕
子出神。窗外，布谷鸟响彻大地的鸣
叫，正一声一声传来。

我在这样的叫声中，想象弟弟带
着威严的弹弓，一脸孤傲地游荡在田
野里。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撩拨着
他脑后细长的“八岁毛”。这一次，他
想要射杀的，不再是随处可见的麻
雀，而是从未现身过、却将叫声传遍
整个北方的布谷鸟。

我擦擦额头的冷汗，忽然想去寻
找弟弟。

我走遍了整个的村庄，又将东西
南北 4 条大道，都飞快地搜寻了一
遍，我还爬到高高的土坡上去，俯视
起伏的麦田，试图在金黄的麦浪中，
发现隐匿的弟弟。我又穿过无边的
苹果园，寻找那双瘦弱的小腿。可
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整个的村庄，都陷在沉入
湖底一样深深的睡眠中。那些平日里
跟弟弟呼来喊去的男孩们，此刻也正
在自家的床上，四体横陈，呼呼大睡。

“布谷——布谷——”，那嘹亮的
叫声，又响起来了。我忽然忆起寻找
布谷鸟未果的那个午后，我想我要跟
随着这只杳无踪迹的布谷鸟的鸣叫，
一直走，一直走。只要跨过那条河流，
我一定可以找到梦中哀啼的布谷鸟。

我最终在一大片桑园旁边，遇到
了弟弟。桑园距离沙河，只有百步之
遥。有邻村的女人，踩着石头趟过河
来，去村头一农家买黄豆芽。又有男
人去白胡子家的小卖铺，采购几把镰
刀，或者捎一块磨刀石。来来往往的
路人里，只有一位老爷爷，赶着一头黑
牛，闲闲地扫了一眼蹲在地上的弟弟。

可惜了一只布谷鸟，叫得好好
的，一个石子过来，就没了命。

老爷爷自言自语地一边嘟囔，一
边挥一下手中的鞭子，以便让那头试
图钻进桑园的黑牛，回归正道。

而一脸迷惑的弟弟，忽然就在这
句话之后，惊慌起来。

弟弟想要逃走，却一起身，看到
幽灵一样站在身后的我。

姐姐……我……想打一只毛毛
虫……却……

弟弟涨红着一张脸，支支吾吾
地，想要解释一些什么，最后却被我
冷冷的逼视，给吓住了。就连他的

“八岁毛”，也惊在了半空。
忽然，天空中一阵喧哗。我抬

头，见一群鸽子正呼啦啦路过，并朝
炊烟缭绕的地方飞去。

就在我仰头注视着鸽子，飞过大
片晚霞的时候，弟弟已经随着赶牛的
老爷爷，一起消失了。

我蹲下身去，久久地注视着那只
寻找了很久的布谷鸟。它已经奄奄
一息，眼中带着知晓自己将不久于人
世的哀伤，麻灰的身体，在轻微地颤
动。它小小的脑袋，枕在一块坚硬的
石头上。我轻轻地将石头挪开，那上
面已经沾染上红色的印记。它的脑
袋，很快地低下去。它在这个世间最
后的力气，就是那样平静地、孤独地，
看我一眼。

沙河的水，依然在哗哗地向前流
淌。这是村庄最普通的一个黄昏。
牛在大道上哞哞地叫着，粪便从它们
的身后，热气腾腾地坠落下来。女人
们也在热烈地叫着，呼唤她们的“牛
犊”们回家吃饭。夕阳将扛着锄头的
农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一切都在喧哗之中。这让人无
法喘息的喧哗。

□赵梓翔

雨暂歇，我们前去老牛湾。还未
踏上青石板路，雨又落下。返回的路
也不短，我们索性冒雨而行。

老牛湾是黄河长城初识之地，黄
河西来入晋，长城东来相遇，惺惺相
惜，携手并肩走了一程。黄河折而南
下，长城没有直接越过，而是顺河而
下，经万家寨、关河口，入了河曲境内
才肯暂时分别。

一边沿着青石板路向上走，一边扭
头辨认东北方向，天地间一段明长城起
伏蜿蜒。有座烽火台，在高处静默。

到了北头，望河楼拔地而起。斜
刺里一条支流东北过来，为人熟知的
饱满圆形台地位于对面，在支流边，
不在黄河中。因为上折，支
流与黄河交汇形成岬角，正
是老牛湾。对面属内蒙古，
村名也叫老牛湾。俯视底
下，壁立千仞。有成排小艇
停靠对面老牛湾圆形台地

边沿，也有两只三只解缆下水，在水
面划出长长弧线。

步出老牛湾时，仰视城堡残存，
浓云低垂，城堡挺立。清代这里曾为
商埠，崖下黄河水势平缓，加之堡中
驻有士兵，维持一方平安。站在岬角
西北，下面便是古码头。那时西北各
省过来米麦、羊毛、枸杞等，或在此登
岸，或顺河到了龙门。一些货船逆流
而上。荣泰祥、魏家大院遗存，勾起
无限遥想。雨下大了，我们在魏家大
院暂避。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河运式微，
商船渐趋于无。后来建起万
家寨枢纽，古码头随之沉入
水下。这块弹丸之地原来崖
下樯桅毗连，堡中商铺林立，
可惜大多被毁。

老牛湾建筑全用石头，

大多为片状。犹如行为艺术，层层叠
叠垒起，细密，结实，图案美丽。建筑
随地高下、转折，大小形状不一。绿
树青草见缝插针。穿行其中，歧路不
断。如果不是雨越下越大，我们真想
在这迷宫一样的地上转来转去，踅入
每个门。

绘画的、摄影的、拍电影电视剧
的前来，他们看上的，不但有老牛湾
的峡谷，峡谷中的水，水边的长城，定
当还有这些石头建筑。雨里好处在
于朦胧，若是天气晴好，可以拍那落
日在城堡上，在散乱的石头建筑上，
在黄河的河面上。

夜里雨大，小时所见龙虼蚤，一种
雨天才会出现的黑棕虫子，爬进住的
窑洞宾馆。在回去路上，不时碰到它。

我们抄近路进老牛湾新村，就在
嶙峋山石间，有人告诉我们，有时雨
后可以捡到古币。

夜里睡在炕上，听着黄河水声入
梦。梦醒，在这偏远岑寂山村，我们
听到了雨下在天地间、下在万物上的
声音。

雨中老牛湾

□何君华

一进入巴音淖尔嘎查路口，呼日勒就看见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几个红色大字。
人们正在鸿嘎鲁淖尔边修筑防护围栏。

鸿嘎鲁，即天鹅；淖尔，即湖泊。鸿嘎鲁淖尔，
就是天鹅湖的意思。巴音淖尔嘎查因此而得名，
巴音是富饶的意思，巴音淖尔就是富饶的湖泊。

令呼日勒伤心的是，天鹅很久没有飞临鸿
嘎鲁淖尔了。

鸿嘎鲁淖尔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水草丰
茂，天蓝、水清、景美，来这里栖息的鸟类很多，是
白天鹅、灰鹤、百灵鸟、云雀、赤麻鸭等的乐园。

深秋时节，白天鹅在鸿嘎鲁淖尔吹响集结
号，成群结队向南迁徙。隆冬一过，白天鹅又纷
纷从南方振翅归来。远望，犹如片片飞舞的雪花
点缀于草原湖泊之间；近观，它们大多两两一对，
时而欢快地低飞，时而并肩游曳，时而悠闲地觅
食，时而嬉戏起舞。好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画
卷，为美丽的鸿嘎鲁淖尔增添了灵动与活力。

刚上初中的呼日勒在鸿嘎鲁淖尔结识了
一只白天鹅。那只白天鹅在一群天鹅中昂首
挺立，格外显眼，呼日勒给它起了个蒙古语名
字，叫“巴图尔”。谁都看得出来，“巴图尔”是
那群白天鹅的头领，冬去春来，“巴图尔”都要
带领白天鹅南去北归。

呼日勒一放学，就会去捉些田螺来投喂
“巴图尔”和它的伙伴们。天鹅被誉为“鸟中仙
子”，是一种冬候鸟，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对
空气、水质等生态环境要求极高。呼日勒逐渐
和白天鹅成为好朋友。

一日，几个贪婪的人来到鸿嘎鲁淖尔投了
毒，一下子毒死了190只天鹅、105只百灵鸟、
96只云雀、8只赤麻鸭。这对鸿嘎鲁淖尔造成
了极大的破坏。

万幸的是，那时“巴图尔”正带着伙
伴们踏上了南去的征途。呼日勒心里
即庆幸又害怕，春天，“巴图尔”还会回
到鸿嘎鲁淖尔吗？

整个冬天，呼日勒都盼望着春天的

到来。春天终于来了，呼日勒抬头看天，不时
有各种各样的候鸟从呼日勒的头顶飞过，但没
有一只落在鸿嘎鲁淖尔。呼日勒看到，有几只
白天鹅在天空中盘旋着……

那几个贪婪的家伙不仅污染了白天鹅的
栖息之地，也深深地伤了它们的心。在盘旋的
候鸟中，呼日勒似乎看见了“巴图尔”的身影。

生态恢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巴音淖尔
嘎查在鸿嘎鲁淖尔一带设立防护围栏，并禁
捕、禁钓、禁猎，农牧民自发巡逻、保护。他们
说：要守护好鸿嘎鲁淖尔的一汪碧水。

呼日勒开始盼望秋天的到来。往年秋天，
白天鹅来此集结，吹响向南迁徙的号角。

功夫不负有心人。巴音淖尔嘎查的树叶刚
一见黄，就有白天鹅飞临鸿嘎鲁淖尔，呼日勒是第
一个发现白天鹅重回鸿嘎鲁淖尔的。他兴奋地跑
回家，将家里一大筐蔬菜叶分享给了白天鹅。

没过几天，“巴图尔”也率领伙伴们回来
了。“巴图尔”当然也没忘记它的老朋友，在呼
日勒身边嬉戏起舞。呼日勒照例给它们送上
美味的田螺。

深秋，一名摄影师来到鸿嘎鲁淖尔，拍摄了一
组照片。画面中，远处，湛蓝的鸿嘎鲁淖尔上，成
群的白天鹅正悠哉悠哉地游动着；近处，一个小男
孩正在给一只美丽的白天鹅投喂新鲜的菜叶……

这组图片发表在某知名刊物上。鸿嘎鲁淖
尔火了！人们被鸿嘎鲁淖尔的自然之美、和谐
之美所震撼，纷纷来到鸿嘎鲁淖尔旅游、采风。

之后，鸿嘎鲁淖尔湿地公园建成了，巴音
淖尔真正成了富饶的湖泊。

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自觉加入鸿嘎鲁淖尔
生态环境保护队，呼日勒也参加了，他是年龄
最小的队员。

呼日勒躺在鸿嘎鲁淖尔边软绵绵的草地
上，远远望见“巴图尔”正率领它的族群向南飞

去……
呼日勒不知不觉睡着了。他做

了一个梦，他梦见春回大地，“巴图
尔”又一次带领白天鹅回到鸿嘎鲁淖
尔，它们悦耳的歌声此起彼伏，乘着
春风的翅膀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呼日勒和白天鹅

□犁夫

高傲地抬起头，在岁月里深情地守望。
面朝黄土背朝天，依然在古老的夙愿里，

站成父老乡亲的形象。
有风吹来，有雨袭来，在风云变幻里，默默

地坚守，静默在平原、洼地或山冈。
在5000多年的文物里，寻找到了

一粒高粱。
从生根到发芽，到每一片叶子，都

会一点一点地树立起一棵高粱的印象。
高粱开花，耕耘的汗水一滴一滴洒

在碧波滚滚的青纱帐。
春天发芽扎根，然后拔节灌浆。秋

已深，便羞红了脸，像出嫁的姑娘。
任唢呐的声音吹打秋日的成熟，任

秋风摇曳饱满的高粱。
在蓝天和白云下遥望，守着秋日暖

暖的时光。
秋高气爽。
把秋阳攥成信念，任灼灼的思念翻

晒红红的脸庞。
是的。你是一年生草本植物，直

立，秸秆粗壮。
是的。我曾经无数次寻找一只蝈

蝈，曾经无数次走进青纱帐。
我不知道，乌麦是高粱穗的变异，

只知道那是我和我的伙伴采撷的一种
食粮。

一棵棵，一穗穗，我们的目光在垄
沟里一直朝上。

耐高温，喜温，喜光。
我的童年就在一片片高粱地里，恣意徜

徉。
我知道高粱米味甘，性温涩，和胃消积，温

中涩肠。
但不知道高粱米还能治疗脾虚湿困、消化

不良。
走过艰苦的岁月，一片片茂盛的五谷，长出

了我的欣喜，长出了我对一只碗的殷切盼望。
大米、小米、面粉，细粮、粗粮，天天换样，

我的嘴里，不再反复咀嚼那艰涩的带帽高粱。
高粱地少了，一道道风景消失在家乡。

不知道从何而起，一夜之间，拔节了迎风
而舞的高粱。

这多么像一个梦啊，我幼稚的思维，很难
理解为什么，很难超越梦中的想象。

依旧以卑微的身影，和粗糙的谷粒，对乡
愁精心喂养。

高粱，还是那块地，还是那道梁，蝈蝈依旧
在那里有节奏地鸣唱。

白白的高粱米，不带一点壳，碗里
的水饭，散发着高粱特有的芳香。依旧
是高粱，但如今高粱米的做法，却是多
种多样，有高粱米蒸饺，高粱米面条，高
粱米干饭……

哦，一望无际的高粱，和碗里盛着
的乡情，以及往事，让人失眠在农家热
烘烘的火炕。

陪伴着农家孩子的成长，曾在温饱
线上彷徨。

始终在旱作农业的田垄里坚守，诉
说岁月的荣辱，把持着乡愁的走向。

是的。置身北方的原野，置身于一
片诗情画意的青纱帐，无论如何，我感
伤的泪水都会盈瞒眼眶。

应该赞美着它，赞美它，就是赞美
我的北方，我的家乡。

唐诗宋词元曲里的句子，已经长成
一垄又一垄诗行。

秋天的颂词里，朴素而纯净的情绪
里，写下了红透的容颜，打着心结的苦
涩的年华，把一首首古老的歌谣，在岁
月沧桑的田垄，茁壮。

想倾听秋风的摇曳，也想倾听秋雨的
声响，把那抹晨曦里的露珠，捧在手上。

我看见，在田野，一棵棵高粱，正在吸吮太
阳灼灼的光芒。

我以守望黎明的姿态，去询问一棵高粱。
朝霞笑我多情，一身的高粱花子，抖落不

去，我的情感，依旧像田野里的高粱，那样挺
拔，那样苍茫。

高粱，酿成香醇的美酒，醉了梦境，醉了怅惘。
那一朵朵饱含苦涩与香甜的高粱花，正在

我的心灵次第绽放。
哦，思念的风景，不仅仅是一地高粱。
绿水青山，还有那绿波滚滚的青纱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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